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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 ，我也是踌躇满志 ，挑灯夜战 ，刻
苦学习 ，准备考大学 。还未走进高三 ，我就
感到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慑力 ，横竖觉得
就像看战争电影 ：白 刃相搏 ，枪炮如林 ，心
头平添几分悲壮 。少年的喜 ，少了幼年那
忘乎所以的手舞足蹈 ，多 了份稳重 ，我的
心中满怀着对大学美好的憧憬 。然而 ，第
一年高考却没能如愿以偿 。我黯然神伤 ，
郁郁寡欢 。然后 ，我决心东山再起 ，更加勤
奋学 习 ，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年高考上 。可
是命运之神并没把“福音 ”降到我头上 ，我
还是没能走进大学之门 。

我在无望中去打工 ，老实巴交的父亲
带着我去建筑队 当 小工 。那是七 月 ，恶毒
的太阳照在当头 ，我和父亲一人推着一辆
独轮车运砖 。突然一阵头晕 ，我一头栽倒
在地。醒来时 ，父亲将我抱在怀里 ，只见工
头走了过来 ，凶 吧吧地吼道：“咋啦？”“可
能中暑了 。孩子刚从学校出来没干过这体
力 活 ，一时吃不 消 ，能不能给换个轻松
活？”父亲用乞求似的 口 气说道。“想找轻
松活 ，你以为这钞票是这么好挣的 ？不做
滚 蛋 ，想做的 人 多 的是。”工头傲慢地说
道，“连大学都考不上还想吃轻松饭 ，也不
照照镜子看看 自 己是不是那块料。”“你说
什么？”我被激怒了 ，一股无名烈火在胸中
烧起 。工头看着我那架势 ，怯搦地逃离了
现场 ，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娃 ，不好
好念书 ，没文化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 ，你
知道吗？”我双眼含着泪水点着头 ，我知道
因为 自 己父亲也受到了耻辱 。

不久后 ，我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 ，
从此我发愤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，想以优异
的成果早 日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。就在我
快毕业的那一年 ，积劳成疾的父亲突然去

世 ，还未涉世的我悲痛万分 。我是那么孤独无助地哭泣 ，那样的悲
痛欲绝 。我开始忘却 自 己的年龄 ，开始觉得非常痛恨 自 己 ：为什么
作为男人和长子的我竟然无力挽救父亲的生命 ，我无可奈何地哭
泣着 ，也无可奈何地思索着 。当看到孤苦的母亲和年幼弟弟妹妹
还需要我来照顾时 ，我只能将内心所有的悲痛掩藏在心底 。我不
能倒下 ，倒下就意味着毁灭 。在布满钢筋水泥的城市天空 ，我为学
费艰辛地奔波 。我做推销、当家教 ，到农场做繁重的农活……面对
当时我的情形 ，别人都难以相信 ，我会变得如此坚强 ，也就在那
年冬天我长大了许多 。毕业后 ，我顺利地找到了 工作 。

参加水文 工作后 ，我似乎得到了一丝慰藉 ，起码我有了 固
定的 工作 ，可 以 自 食其 力 了 ，可是最初我却没有得到一丝充足
感 。单 调枯燥 的水文生活使我无聊 ，感到生活乃至生 命的 豪无
意义 ，感到饥渴 ，是一种精神上得到不正常挥发和渲泄的饥渴 ，
由 于无所事事 ，我便很 自 然地想起了念书和写字 。我拿起笔 ，写
下了一串 串文字 ，写了撕 ，撕了写 ，把 自 认为的佳作拿给别 人审
阅 ，然而得到的 回报却是连连摇头 ，投 出 去 的稿件如石沉大海
杳无音讯 。但我决不向命运低头 。我总结了教训 ，顾不得吃饭和
睡觉 ，坚持写下去 。终于 ，我的第一篇稿件见报了 。然后 ，我在报
纸上又刊发了 多篇文章 。第二年五 月 ，我又参加了全 国成人高
考 ，并以高 出 分数线 70多分的成绩走进了 西北 工业大学计算
机信息管理系……

生活真是一条有力 的绳子 ，一直鞭打着我往前走 ，使我没
有对生活失去信心 。人生中无可挽回 的事太 多 ，既然活着 ，还得
朝前走 ，经历过 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 ，创造幸福和承受苦
难属于同 一种能 力 。没有被困难压倒 ，这不是耻辱 ，而是光荣 ，
事实上 ，磨难和沉重永远都不是一件坏事 。真的 ，苦难教给了我
一切 勇气 、智慧 、忍耐 、毅力和尊严 。我敢说 ，从此 以后 ，再大的
苦难 ，我也可以承受 ，因为我已经上了人生最重要的课 ，学会从
苦难中顽强地成长 。

有脚 的地方 ，不一定有路 ，有路的地方 ，却一定有脚 。路是
脚印的一种存在方式 ，路是对活着的唯一证明 。弱者的脚下没
有路 ，强者的脚下到处是路 。路 ，就在脚下 ；路 ，就在我们不死的
决心之中 ；路 ，是脚印证出来的一段人生 ；路 ，是汗水筑起来的
一片生活 。

那双棉鞋
散 文　□文 /赵 琳

那年秋天 ，一辆挂着蓬布的解放
牌汽车把我们二十 多个陕西 “愣娃 ”
拉到了一个陌生的 山头上 。一排排干
打垒式的营房孤零零地屹立在 山 窝
里 ，房的外表很破旧 ，墙皮也多处剥
落 ，坐了 两天两夜汽车 的我正迷惘
着 ，几个老兵很利索地把我们的行李
搬进了破旧 低矮的营房里 。就这样 ，
温暖的军营里又多了新血液 。

北方的冬天怎样寒冷 ，我茫然不
知 。刚立秋不久 ，连队门前的几棵 白
杨树叶却被飒飒秋风一扫而光 ，光秃
秃地站立在那里 ，几个灰不溜秋的小
麻雀在树杈上嬉戏玩闹 ，喳喳地叫个
不停 。不几天 ，母亲就来信了 ，很有远
见地说 ，北方很冷 ，怕儿站 岗放哨脚
冻伤 ，特地纳 了一双棉鞋 。母亲信中
说，“棉絮是新花 、鞋面是姐姐挖药挣
的钱扯的 。天冷了 ，穿上它。”尽管那
时家里还不富有 ，母亲还时刻想着千

里之外的儿子 ，我好感动 ，好兴奋 ，可
怜天下父母的心 。

一个星期天上午 ，我兴奋地跑到
十多里路的 乡 邮 电所取回了母亲寄
来的棉鞋 。回到班里 ，大家奇异的 目
光从不同角度审视我打开邮包。“嘿 ，
还 是纳 的 鞋底 ，
真土。”班里的一
名从北京入伍的
新兵说 。刚 从连

队开会回到班上
的班长 ，不 问 青
红皂 白 劈头就发起火 ：“好啊 ，你一
个新兵 蛋子 ，到部队没几天就想搞
特殊化 ，谁让你寄棉鞋的 ，别人没冻
着 ，就 冻 着 你 ？收 起 来 ，不 然 寄 回
去。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，棉鞋是穿
不成了 ，提包里又放不下 ，儿行千里
母担忧 ，母亲一针一线纳的棉鞋 ，我
担心寄 回 去 ，会伤母亲 的心 。于是 ，

我买来一个厚厚的塑料袋子把棉鞋
放进去 ，压在我的提包底下 ，一段时
间大家都没有说起它 。

天说变就变 ，国 庆节 刚过不几
天 ，天气突然一下子冷得出奇 ，早上
起床时 ，先是一阵秋雨 ，过后雨停雪

来 ，天地间 霎时茫茫一片 ，白 雪皑
皑 ，真不敢相信 ，这样 的 时节会下
雪 ，在家 乡 还是很暖很暖的天气啊 ！

气温突 变 ，使我们 刚 来 山 头的
新兵始料不及 。天冷了 ，训练照常进
行 。站在厚厚的积雪里 ，冷气直往上
冒 ，上下 嘴唇像机关枪似的打着冷
战 。一些胆大 的新兵悄 悄地问班长

生炉取暖可否 ，班长说 ，再过半个多
月 连 队就统一取暖了 。我们天天扳
着指头数 日 子 。

夜沉沉 ，风峭峭 ，我们常常是穿
上绒衣裤 ，蒙头蜷着 身子睡在被窝
里等天亮 。

有 一 天 早
晨 ，班长的脚冻
伤了 ，走起路来
拐得很厉害 。据
说 是 当 新 兵 时
得的 ，天一冷就

犯 。看到班长有时痛痒难受的样子 ，
我的 心里直发怵 ，怕得班长一样的
病 ，成了老毛病不好治 。那夜临睡时 ，
班长还在一个劲地用热毛 巾 烙着冻
伤的脚 ，我轻轻地走过去对班长说 ：
“把那双棉鞋拿出来穿上吧 ，暖和得
很。”班长愣愣地坐在床边瞅着我 ；没
有说什么 ，一会 儿紧 紧地握着我的

手 。那夜 ，班长睡得很香很甜 。
往里的 日 子 里 ，那 双条 纹棉鞋

成了班长的好伙伴 ，日 子久了 ，班长
冻伤的脚好了起来 。但天太冷 ，班长
怕 冻伤 了 我的脚 ，便执意把棉鞋还
给了我 。我又让给了别 的战友穿 。后
来 ，这双棉鞋成了班里的 “公物”，大
家都很爱惜它 ，宝贝它 。

那年 冬 天到 来时 ，班长就要退
伍了 。临走时 ，他特意把我叫到连队
的贮藏室 ，指着一个不太大 的空木
箱子对我说：“专给你留 下的 ，好放
那双棉鞋 ，谢谢你的母亲……”说着
老班长的眼泪像掉了线的珠子直往
下淌 。

岁 月 如梭 ，一闪几年间过去了 ，
那段温情的 日 子 ，那段难忘的 岁 月 ，
那双容纳母爱 的棉鞋 ，时常 萦绕 在
我的 脑际 ，成为我一生美好的 回 忆
和感激 。

词八首
□ 文 /弓 保 安

风入松

1999年 4月 21日 ，在楼观 台 山 顶 ，老君炼

丹炉 前 留 影 。

楼观台 后绿 山 巅 ，登此 已 神仙 。青天万里
风拂袖 ，林涛急 、滚上山 尖 。云海群山浮动 ，似来
朝拜诚虔 。　老君去后数千年 ，此处仍卓然 。
只缘山顶丹炉在 ，讲经声 、依旧 回旋 。不信其经
怀敬 ，庄容留影炉前 。

最高楼

1999年 4月 21日 ，在楼观 台 登 山 有感 。
寻仙道 ，高陡太难行 ，几步已心惊 。弯 曲小

路钻天去 ，危崖深壑险纷呈 。腿酸疼 ，身子重 ，气
难平 。　困境里 、美姬来赠杖 ，妙 目 里 、有柔情
荡漾 。心感动 ，泪蒙睛 。登山顿觉精神爽 ，迈开大
步似流星 。有人帮 ，无禁地 ，是人生 。

水调歌头

1999年 4月 22日 ，游法 门

寺 。

南对渭河水 ，北靠岭来屏 。
浩然宝刹堪敬 ，自 古有高僧 。更
有佛塔屹立 ，一柱直插云里 ，风
过响铃声 。塔下地宫美 ，珍宝世

人惊 。　观佛像 ，听故事 ，意难宁 。千年风雨 ，
难断虔敬念经声 。今 日 游人更众 ，炉上香烟更
盛 ，到底为何情？百想不得解 ，唯觉满心情。

减字木兰花

1999年 5月 9日 ，妻病 三年 ，第 一 次 与 家

人 同 游 西 安 革命公 园 ，留 了 一 些 影 ，有 单独 留
的 ，有 与 我 合 留 的 。半 年后 ，面 对这些 照 片 ，感
触颇 多 ，遂有 小 词 五首 。

含愁无语 ，不要愁容能忍住？岁 月 如流 ，回
首三年 日 日 愁 。　蛾眉放展 ，愁绪根根全斩
断 。为了何由 ？努力留成好镜头。

又

携妻同照 ，我笑引得她也笑 。背景全优 ，最
好还推革命楼 。　冬青很近 ，身后翩翩双蝶
衬 。影上应书 ：同志同心相助扶。

又

撑天绿树 ，颗颗粗直如 巨柱 。
无语林前 ，意气昂扬看远天 。此时
心里 ，澎湃如 潮 千 浪 立 。双 目 如

言 ：再作 当今花木兰 ！
又

阳 光照脸 ，背靠青山桥上站 。
左手扶栏 ，右手轻轻放腿前 。
一丝微笑 ，脸似鲜花多美好 。今 日
开心 ，身体恢复面貌新 。

又

绿茵地畔 ，栏外相依谁不羡 ？
含笑微微 ，相伴游园心醉时 。
看妻更喜 ，欢笑开怀双眼细 。此照
千金 ，每看能安愁苦心 。

童
年 的棉花糖

散 文　□/龙 喆

下班了 ，去幼儿园接二岁

半的女儿妞妞 ，回家 的路上 ，
抱着她并给她买了袋小食品 。
谁曾想 ，拿着小食品的女儿并
不似平 日 那般急着打开急着
吃 ，而是似一个小大人般 ，爬
在我耳边 ，奶声奶气的说：“妈
妈 ，妞妞长高高了 ，也给妈妈
买 ‘旺旺 ’吃 ，妞妞长高高了也
抱妈妈 ，好不好 ，妈
妈。”初 闻 此 言 ，我
心似 蜜 般 甜 ，难得

女 儿 如 此 小 小 年

龄 ，竟懂得 “孝 顺 ”
妈妈 ，亲 亲 女 儿 圆
润 的 小脸 蛋 ，说 声
“妞妞乖 ，也就在这
一瞬 间 ，脑海 中 猛
然浮现 出二十 多年
前相似的一幕……

我 小 时 候 ，因
体质 弱 ，又是兄妹

中 最小者 ，父母甚为疼爱 ，每
次出门 ，患有腰椎增生的父亲
总爱背着我 ，边走边给我讲故
事 ，背古诗……伏在父亲背上
真是快乐无比 。记得在上小学
一年级的一个暑假 。父亲带我
去看戏 ，照例背着我 。快到剧
院时 ，只见路边 围 了好 多 人 ，
走近一看一问 ，才知是一个外
地人正在这儿卖我们从来没
见过 ，更没吃过的 “棉花糖”。
听说很好吃 ，经不住卖糖人的
吆喝 ，围观的小孩便开始缠着
大人要买 ，这糖好象挺贵的 ，
买 的 人很 少 ，也都买一 点 尝

尝 ，更多的人是连哄带打的将
眼馋的孩子拽走 。

“ 走吧 ，爸爸 ，戏快开了。”
记得那时我心里也想要棉花
糖 ，但又 怕被父亲 觉 察 出 为
难 。父亲背着我刚转身走了两
步 ，又停住了说：“爸爸给你买
一块吧。”刚一听 ，我挺高兴 ，
但 我 马 上 摇 摇 头 连 说 “不

要 ”。我 知 道 ，那 时 家
中 经 济 并 不 宽 裕 ，仅
靠父亲 一人 工 资养 活
全家 ，母亲 身 体不好 ，
我 们 兄 妹 都 在 念 书 ，
我呢 ，时常生病要花钱

… …谁知 ，平 日 节俭的父亲还
是给我买 了 一块棉花糖 。虽
说不是很大 ，但足 以 让那 些
围 观 的 小 孩 羡 慕 不 已 ，也让
我的心头甜甜的 ，酸酸 的 ，按
捺不住激动的我伏在父亲 背
上 ，说 ：“爸 爸 ，我 要 好 好 念
书 ，等我长大了 ，挣好 多 钱 ，
给你和妈妈买好 多好 多棉花
糖 ，好多好 多好东西 ，我长大
了 ，也背着爸爸”……

匆 匆 二十 多 年 过去 了 ，
我 已 为 人母 ，今 日 才 忆起童
年的棉花糖 ，童年 的承诺 ，才
忆 起 在 过 去 那 艰 苦 的 环 境

中 ，父亲 又 是怎样 的 含辛茹
苦 将 我 们 兄 妹 五 人 抚 养 成
人 。如今 ，我们兄妹都 已成家
立业 ，平 日 工作忙 ，只有节假
日 才顾上探望退休在家的二
老 ，回 家给父母买点东西 ，父
母总是说 “你们别乱花钱了 ，
只要 回来了就好。”有时太忙
顾不上 回 家 ，拿起 电 话 刚 说
完 ，那头便传来父母亲切的
声音 ：“你们忙吧 ，我们都好
着呢 ，家 里不用牵挂 ，有空再
回 家。”这就是可亲可敬的父
母 ，只知道为 儿女付 出许多 ，
却从不求 回报 ，只 愿 儿女过

得好 ，自 己也就心满意足 。
想到此 ，眼眶不禁一热 ，

是啊，“怀中抱儿孙 ，方知父母
恩”，长大成人 的 儿女只有为
人父母后才能更深刻 的体味
这句话 ，体味为人父母者的艰
辛与不易 。

“ 常 回 家看看 ，回 家看看
……”远处飘来熟悉的歌声 ，
的确 ，为人儿女者是该常回家
看看年迈孤独的父母 ，用一颗
拳拳儿女心去 回报那份切切
父母情 。

因为 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
老的 ！

一夜与一生
随 笔　□文 /晓 秋

很 多 年 以前 ，一个暴风雨的 晚上 ，有
一对老夫妇走进一家旅馆的大厅要求订
房 。

“ 很抱嫌，”柜台里一位年轻的服务生
说，“我们这里已经被会议的 团体包下了。”
看 到 老夫妇一脸遗憾 ，
服 务 生赶紧 说 ：“先 生 、
太太 ，在这样的夜晚 ，我
实在不敢想象你们离开
这里却又投宿无门的处
境 。如果你们不嫌弃 的
话 ，你们可在我 的房 间
里住一晚 ，那里虽然不是豪华套房 ，却十分
干净 。我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加班。”

第二天一早 ，当 老先生下楼来付住
宿 费 的 时候 ，那位服 务 生婉言拒绝 了 ，
说 ：“我 的 房间 是免 费借给你们住的 ，我

昨天 晚上在这里 已 经挣 了 额外的 钟点
费 ，房间 的费用 本来就包含在里面了。”
老先生说 ：“你这样 的 员 工是每一个旅
馆老板梦寐 以求的 ，也许有一天我会为
你盖一座旅馆。”年轻的服 务 生 听 了 笑

了 笑 。他 明 白 老夫妇 的 好心 ，但他 只 当
它是一个笑话 。

又过了几年 ，有一天 ，那个柜台服务
生忽然接到老先生的来信 ，老先生邀请
他到曼哈顿去见面 ，并附上往返机票 。

几天以后 ，服务生来到曼哈顿 ，在一
幢豪华 建筑物前 见到 了 老先生 。老先生
指着眼前 的 建 筑物解释说 ：“这就是我
专 门 为你盖 的 饭店 ，我 以 前 曾 说过 的 ，
你还记得吗？”这家饭 店就是美 国 著 名

的 渥道夫 ·爱斯特莉
亚 饭 店 的 前 身 ，这 个
年轻服 务生就是该饭
店 的 第一任总经理乔
治 ·伯 特 。乔 治 ·伯
特 怎 么 也 没有 想 到 ，
自 己 用 一夜 的真诚换

来的竟是一生辉煌的 回报 。
经济学告诉我们 ，最稀缺 的 东西最

值钱 。在商业活动 中 ，真诚是最稀缺 的 。
尽可能真诚地帮助更 多 的人 ，成功就会
来陪伴你。生活常常就是这样 。

打 造 新 名 州　重 振 “旱 码 头 ”
——绥 德 县 城 市 建 设 纪 实

有 着 “天下名 州 ”、“旱码头 ”美誉 的 绥 德 ，自 古 以来就是陕北军
事重镇 ，商品交 流的 中 心 ，210国 道 （西安到包头 ）和 307国 道 （银川
到太 原 ）在县城名 州镇交汇 ，使绥德成为陕 、晋 、蒙 、宁 四 省区 的 交通
枢纽 。近 年来 ，绥 德 以新思路 、大手笔 、大气魄实施着城市建设和改
造 ，逐渐地 ，一个充满生机 、靓丽多 彩的新绥德 出 现在世人面前 。

人 们 说 ，绥 德 的 变 化无 不 融入了 该县 建 设 系 统 300名 职 工 辛
勤 的 汗 水 ，无不渗 透 着 以 李子成 局 长 为 领 导 的 县 建 设 局一班 人 的
心血 。

曾 几何时 ，资 源贫乏 ，工 业 企业 落 后 ，农村主 导产业 尚 未 形成
的绥 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 无所适从 ，经 济发 展 一度陷 入 困 境 。由
于 以 农 业经 济 为主 的 县 财政对城市建 设相 对投 入 不足 ，城市基础
配套 设施不能 满 足发展需要 ，加之县城街道两旁 临时建 筑乱搭 建 ，
不 合 理 利 用 土地现 象 严重 ，造成交通拥塞 ，并严重影 响市容。1997
年 ，李子 成就是在这样 的 背景下从名 州镇镇长到县 建设局上任的 。
对症下药 ，县建设局从城市规划入手 ，以 “城市带动经 济 发展 战略 ”
的 治县方略开始大刀 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和改造 。

去年 5月 ，历 经三年 ，县 建设局完成了 《绥 德城市总体规划 》的
编 定 ，规划坚持 高起 点 、高水平 ，对全县城市发 展 的 性质 、规模 、布
局 、道路交通等都作了 详尽的规划布置 ，将城市控制区 由 80年代的
4.6平方公里拓展到 15平方公里 ，并将绥德定性为陕北北部的交通
信息 中 心和 区域物资 集散地 ，以交通带动商贸发展 的 小城市 。

《 规划 》带来 了 建设的高潮 。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 ，县 建 设 局 对建
设项 目 的 审 批坚持做到了 审 批制 度 的 “一张 图 、一支 笔 ”不 变。“一
书两证 ”的 发放率达到了 100%，几年来 的 建设 ，全县 累 计完成人居
面 积 120多 万平方米 ，办公用 房 面 积 60多 万平 方米 ，完成城市道

路 硬化 3.4万 平 方米 ，新增城市排 水 干 管 2100米 ，增 设城市护栏
广 告 、路标 、灯 箱 广 告 、邮政信箱 广 告 310块 ，以 及垃圾场 、水源井
建 设 ，并 组 建 了 五个 出 租车 旅 游公 司 ，拥 有 出 租 汽 车 160辆 ，方便
了 人民生活 。

小城镇 建 设是城镇建 设 的 重头戏 。根 据全 县 95%以 上 的 人 口
为 农业人 口 的现状 ，县 建设局 采取 “规划一步到位 、建设分步实施 ”
的办法 ，使小城镇这一 “农村之首 ，城市之尾 ”的 工作有条不紊地得
以进行 。目 前 ，四 十 里铺镇石雕 、义 合镇农副产品 ，田 庄镇粮油 和农
副 产 品 加 工 ，崔家 湾镇林木 种 苗 交 易 市场 建 设正 在 前 期 建设准备
工 作 。全 县十 一个建制镇 的规划 工作 已 全面 展 开 ，四 十 里铺 、崔家
湾 、田 庄 、义 合 四 镇规划 已 完成 。薛家 河 、吉镇 、定仙 焉 、薛家 峁 、枣
林坪 、石家 湾六个 乡 镇的 详细规划预计年底结束 。

今年 以 来 ，县建 设局 以实施城市带动战略 为主线 ，以 五项建设
（ 包括市政基础设施 、龙湾小 区建设及 旧 城改造 、小城镇建设 、城市
综合整治 、经 济 适用 住房 ）为重点全面展开城建工作 。其 中 ，城市基
础 设施建设步伐明 显加快 ，截止 7月 底 ，全县在建 工程项 目 20个 ，
总建 筑面积 8.5万平方米 ，总投 资 3860万元 。龙湾小 区建设 已 有 6
幢 沿 街 楼房开 工 建 设 ，总 建 筑面 积 2，8062万平方米 。旧 城改造 工
作 已 全面 铺开 ，南关 2幢楼房正 在建 设 中 ，总 建 筑面积 6968.83平
方米 。

绥 德县 建设局 在建设的 同 时 ，另 一方面狠抓城建管理 。他们通
过积极开展 “行业创佳评差 ”活动 ，加强城市 出 租汽车管理 ，紧 抓文
明 工地的 创建 活动。1999年 ，省建设厅授予该局 “创建文明 工地活动
先进集体 ”荣誉 ，去年 ，榆林市建设局又授予 该局 “全 区工程质量达
标及创文 明 工地先进单位 ”的荣誉 ，同 年 ，又被省建设厅授予省级文

明 工地 2个 ，市级 3个 。通过加大对市容市貌的整治力度和投入 ，街
道 、公共场所基本无乱挖 占 、乱搭建 、乱堆放 、乱设摊现象 ，城市有序
了 ，街道整洁了 。

今年 7月 16日 ，绥德县今年所办 10件实事之一的 滨河路一期

工程竣工 。建设局 李子成局长舒了 一 口 气 。三个 多
月 前 ，总投 资 700万元 的滨河路一期河堤工程 ，作
为 工程全权 负责方的 建设局未得到政府一分钱的
拨款 。政府不拿钱 ，谁受益谁修建 ，这是绥德县城建
和改造项 目 的一大特点 。滨河路工程北起千狮桥 ，
南至 永 定 桥 ，河堤全 长 1186米 ，概 算投 资 901万
元 ，既是防洪工程 ，又是商业街道 ，同时又是一条旅
游观光大道 ，而筹资一直是个难题 。现在 ，政府与河
堤所属五一村村民 、村委会协商后 ，五一村拿 出 43
亩地作为政府河堤工程补偿 ，五一村既可以从商业
街道 中 得利 ，又使堤 内 良 田 得以保护 。在滨河路实
施 中 ，李子成从工程的筹备 、土地赔产 、工程施工组
织 、工程进度都有他在奔波 ，几乎天天亲 临工地检
查 。贷款没了 跑贷款 ，水泥一度告急甚至被迫停工 ，
他又坐车到 山 西 吕 梁与厂家洽谈 。李子成就是这样
一个埋头苦干 、扎实工作的领导 。

在 五一村 ，李子成 曾 当 过 20年 的 村党支部书
记 ，他带领群众兴修水利 、开展科学种 田 ，组织村民
发展村办和联办 、户办企业 ，使 400余户村民住进了
宽敞的单元房 ，人均纯收入 2000元 ，五一村被评为
省级小康村 ，被当 地人称为“大款村”。群众们说：“没

有子成 ，就没有五一村的今天。”李子成被任命为名州镇镇长 ，名州城
内上至县级领导 ，下至平民百姓都说：“够格 、称职”。如今 ，在县建设局
局长的位子上 ，李子成继续履行着一名人民公仆的职责 ，保留着一名
优秀共产党 员的本色 ，打造着一个新绥德 。　徐高 平　张 美 娟


